
风穴寺有座桥，叫升仙桥。

传说从前有一个大官，叫费长房。他看到

朝廷黑暗，官员腐败，民不聊生，有点厌恶官

场。一天夜里，费长房梦见一个白胡子老头，

对他说:“官不官，民不民，风穴山上做仙人。”

说罢哈哈大笑一声，扬长而去。

费长房醒来后，就把官印挂在衙门的大

堂上，也不对家里人说一声，连夜出了官府，

到四方云游去了。有一天，他来到汝州城北的

一座山上，看见柏树成林，翠竹成片，一条小

溪从山湾里叮咚流过，环境十分幽静，心中大

喜，就问在地里犁地的老农：“这是啥地方？”

老农说：“这是风穴山。”费长房忽然想起梦中

之事，就顺着山路往里走，来到了风穴寺，在

寺里一座悬崖下凿了洞住了下来。

费长房在石洞里日夜苦读佛经，整整三年

没有过问世事，成了一名高僧。有一年，汝州发

大水，淹死了很多人，尸体堆得到处都是，埋都

埋不及。大水之后，老百姓又有很多人得一种

又吐又泻的怪病，谁得了这种病，一天不到就

死了，又没人能治这种病。大伙儿都很害怕，但

又没有办法，就到风穴寺里烧香拜佛，求佛爷

保佑。

这时，费长房又做了个梦，梦中还是那个

白胡子老头对他说：“官可不官，民不可不民，

拐棍一根度仙人。”费长房梦中问那白胡子老

头：“咋为民哩？”白胡子老头伸出一个指头往

远处一点，费长房眼前现出一座山坡，坡上长

满了一种开白花的野草。费长房一看，原来那

山就是风穴寺的东山。

第二天，费长房早早起床，来到东山上，

果然看见坡上长满了开白花的野草。他把那

草挖出来，回到洞里洗净，放到锅里熬。熬了

一个时辰，先让附近得病的人喝。一喝，还真

灵验，病立马就好啦。

风穴寺山上的野草能治怪病的消息很快

传开了，老百姓都到山上挖草熬汤喝，病都很

快好了。可是费长房身份大家也知道了，还传

到了朝廷里。皇帝得知费长房原来藏在风穴

寺做了和尚，很生气，马上派了个钦差大臣，

召他赶紧回到朝里，继续做官。

钦差大臣坐着八抬大桥，一路来到风穴

寺，费长房拄了根竹拐棍儿，走出石洞迎接

钦差大臣。谁知道他刚走到石洞前的小河

上，就把手中的拐棍往河上一扔，竹拐棍就

变成一座小桥。费长房脚刚踏上竹桥，只听

“忽啦”一声竹桥变成一条青龙，背着费长

房飞到了空中。费长房坐着那条青龙，飞到

空中不见了。

费长房成了仙，那座桥被人们叫作升仙桥，

到现在还在风穴寺，成了风穴寺的八景之一。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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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西抗日先遣支队在皮定均司令员的率领下，抢渡黄

河，一路披荆斩棘，到了临汝与登封交界的大峪店和白栗

坪地区。这两个地方，处在嵩山与箕山之间，到处崇山峻

岭、沟壑纵横、林木葳蕤，它的北边是登封、南边是郏县、东

边是禹县、西边是临汝，属于四县边缘地带。皮司令和政委

徐子荣一商量，认为在这里建立抗日根据地可谓得天独

厚，因此决定在这儿建立豫西抗日根据地，与日本侵略军

决一死战。

决心已定，皮司令马上召集支队团级以上干部，把决

定宣布给大家。皮司令说：“同志们，我们渡过黄河，一路转

战，一直想找到一处能驻兵安家的地方，今天我们终于找

到了。登封县的白栗坪和临汝县的大峪店就非常合适。这

个地方山连山、山套山、林木纵横，是四县边缘，谁也不用

心管，司令部决定就在这儿建立抗日根据地，敌人即使来

个万儿八千的，也根本不够我们打的，挺适合咱们打游击

的。咱们八路军不就是靠打游击发家的嘛！”

参加会议的同志们听到这儿，一齐哈哈大笑。

政委徐子荣这时开口讲道：“同志们这一笑，证明大家

都同意了司令部的决定。我们既然要在这儿安营扎寨，就

不能悄无声息，要亮出我们的名片，让四面八方的老百姓

知道，这儿有一支抗日的队伍，敢于和日本人扛膀子。因

此，我和皮司令商量，决定搞一次武装大游行，分兵四路，

带上武器、传单、布告，到周边的六县去宣传八路军有上万

人的队伍到了豫西抗击日寇，把老百姓抗日的大火烧起

来，把声势先造出来，大家认为怎么样？”

徐子荣话音刚落，有人就把一张地图摊开在桌子上。

皮司令招呼大家围住地图，指着地图布置任务。他说：“我

和政委带三团3个连深入敌人腹地偃师、洛阳一带活动；由

三团沈甸之带三团四连到荥阳、泗水、密县一带活动；由王

诚汉、方升普带三十五团到临汝、禹县一带活动；由林祥等

带一连人和支队一部到登封、白栗坪一带活动。这四路队

伍走八字形状，务必大造声势，张贴先遣支队司令部发布

的布告，豫西的人生性强悍，办事只认司令名号。只要咱们

张贴了皮司令签名的布告，肯定效果大增。”

会议散后，大家立即开始行动。

却说这天皮司令带队走到一处山间，忽然碰到一位浑

身是伤的年轻老乡，询问之中，那年轻人叹口气说：“老总，

我算倒了大霉。我本来是到这儿看亲戚的，不料被一伙日

本兵抓去修他们的飞机场了。修就修呗，可日本人他不算

人呀，整天打骂修机场的人，还不让吃饱饭，黑窝头、稀面

汤涮人的肚子，稍有怠慢，皮鞭立刻抽到身上，我实在受不

了那罪，就冒死逃了出来，谁知道半路上又被追赶的日本

人开枪打伤啦。您说我倒霉不倒霉。”

皮司令一听，忙叫人把战士带的干粮让给那人吃，趁

那人吃着的时候，皮司令问他：“老乡，飞机场那边有多少

鬼子和伪军，都有啥武器，岗哨都布置在啥地方？”

那年轻老乡回道：“有20来个日本兵，百十个伪兵。小

鬼子带着‘三八’大盖，伪兵扛步枪，有两挺机枪布置在飞

机场大门，机场中间有座岗楼，每天有两个伪兵放哨。夜里

有十几个兵站岗放哨，别的兵们天天夜里不是喝酒就是打

麻将。”

皮司令又问：“修机场的老乡们有多少，都是哪儿的？”

年轻老乡说：“周围十几个县被抓来的都有，差不多两

万来人。飞机场周边扯着铁丝网，谁也不敢去碰，干完活喝

罢汤大伙儿就睡觉了。”

听到这儿，皮司令忽然有了主意。他立即派了3个侦察

兵去飞机场实地察看情况。

侦察兵走后，皮司令和徐子荣政委商议说：“老徐，咱

把这块肥肉吃了吧。”徐子荣说：“中啊，等把情报弄准再动

手不迟。如果真能打了鬼子的飞机场，把一两万修机场的

老乡放了，那可比我们四处发传单贴布告效果强多了。”皮

司令说：“据那老乡讲的，我看有八成把握。你想咱们有四

个连的兵力，飞机场有一百多人，又多是伪军，防备又松

懈，这仗还能打不赢？”

太阳将落山时，侦察敌情的战士们回来汇报：“司令

员，飞机场防备松懈，站岗的哨兵像玩似的，耷拉着脑袋瞌

睡不说，还一律枪口朝下，周边的铁丝网边没有一个哨兵。

我们问了，飞机场距登封县城四五里地，地形是复杂的山

地，只要我们一开打，估计连一个小时不到就结束战斗，鬼

子连支援也来不及。”

皮司令拍手叫道：“好，今晚我们就去端掉它！”说罢，立

即部署战斗任务。决定由六连连长带队从东南方向向机场

突击，三连从西北方向朝机场突击，机枪连和团部勤杂部队

在机场西边山上随指挥部做机动兵力，待机行动。团长钟发

生指挥整个战斗，张静生等带侦察连埋伏在登封县到机场

的路上，一旦鬼子出兵援助，即展开阻击，切断援兵之路。

部署已毕，各部悄悄行动。

皮司令把指挥部放在一座山头上，从这儿看飞机场，

一览无余。当晚恰是阴历八月十三，因连日阴雨，此刻天空

浓云密布，月光恍然穿透云层。皮司令借着朦胧月色，不住

地看手表。他不耐烦地问身边的战士说：“今晚我这表是不

是有毛病啦，怎么总嫌它走得慢呀！”战士笑说：“司令员，

你是着急吃肥肉哩，总觉得时间走得慢呗！”

皮司令也笑了。

夜里十一点，总攻的时间到了。皮司令拔出手枪，压上

子弹，抬手举枪朝天空放了一枪。进攻开始了。

战士们听到进攻的枪声，一齐出击。冲在前边的战士武

占魁端起机枪朝着机场大门口的岗哨一阵扫射，站岗的日

伪兵应声倒地。这边，钟团长指挥战士首先绞开十几段铁丝

网，带队冲进机场，那边，东北方的三连战士也发起了冲锋。

一时间，飞机场枪声不断。飞机场的日伪军端着枪还击，没

等扣响扳机，就稀里哗啦被打倒在地，死的死，伤的伤。

战士们一边冲锋，一边高声喊道：“修机场的老乡们，

我们是黄河北来的八路军，是打鬼子来的，大伙儿快冲出

机场，回家过八月十五吧！”

修机场的一两万民工听到这喊声，纷纷爬起来，冲出

工棚往外就跑。有些胆子大的民工还扛起铁锹，碰到乱窜

的日伪军挡路，举锹就拍。逃跑的民工此时状如潮水，一齐

奔向四边的山坡。冲进机场的战士们得手后，扛炸药的扛

炸药，点火把的点火把，不到一会儿功夫，机场里能点的都

火光冲天，能炸的都砖石乱飞，整个机场犹如熊熊火场，又

如巨雷轰鸣。

日寇苦心经营的飞机场瞬间变做一片焦土。

战斗结束，28个日本鬼子全部死亡，伪兵被打死80多

个，剩下的20来个受伤倒地鬼哭狼嚎。

皮司令在火光照耀中迈着大步走进飞机场，吩咐战士

们说：“立即打扫战场，把那些受伤的伪兵包扎一下，他们

也是中国人嘛，不过要告诉他们从今往后不准再当汉奸。”

战场很快打扫完毕，钟团长正要请示撤退命令，皮司

令摆摆手说：“再等15分钟，让那些脱险的农民兄弟再跑得

远一些，防止鬼子再抓他们。”

15分钟过后，皮司令一声命令：“撤！”

70多年过去了，皮司令智取鬼子飞机场的故事仍然在

豫西老百姓中传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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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洗澡的概念就是下河。夏

天的中午，被大人们看着在家午睡，知

了在树上不知疲倦地叫着，地上铺张

席，躺在上面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便

被大人训斥。于是，闭眼假寐，待大人睡

着，就偷偷溜出来，跑到河里洗澡。

一条小河围绕着一片竹林缓缓流

过，河水清澈见底。几个小伙伴站在河

边的石头上，喊着“一二”一齐往水里

跳。本来平静的河面霎时便热闹开了，

嬉戏打闹的欢声笑语伴着蛙语蝉鸣传

向远方。偶尔静下来的时候，那一定是

在扎猛子了。几个人用手捏着鼻子，同

时把头扎进水里，看谁憋得时间长。也

有调皮的，假意扎一下就出来了，等别

人从水里抬起头时他却在哈哈大笑。大

伙儿就会一起聚过来，把他强按进水里

“将功补过”，直到他连连求饶。最快乐

的莫过于打水仗了，几个人围在一起，

用手掌激起浪花，往对面人身上溅。一

时间河面上水花四射，如降暴雨，不觉间竟把撂在岸上的裤衩

背心都打湿了。有时候也会干些抓鱼摸虾的勾当，只是小河里

的鱼虾都很聪明，不理它时会偷偷游到你的脚旁，给你吻痒痒，

等你抓它时，却游得飞快或是躲在石缝里不出来，费了半天劲

终是逮不到。还有一种我们叫“卖油的”，体型比蚊子稍大，长腿

长须，经常浮在水面或在水面上蹦跳，身上却不会湿，我至今不

知道它的名字。玩累了的时候，就会在身上抹些泥沙，躺在河边

竹荫下的石头上，说些老掉牙的瞎话儿，抑或相互开着身体的

玩笑。待到困意上来，沉沉睡去。

上小学时，学校离家有三四里远，中间要路过一个水塘。

夏天，那里便成了我们的乐园。放学后跑到家匆匆吃过午饭，

便急急往水塘那里赶。脱得精光不剩，扑通一声跳进水里。开

始时，只能在浅水处游玩，慢慢地，狗刨、蛙泳、仰泳、侧泳都

会了，很有点无师自通的感觉，姿势虽不标准，却也游得轻松

自如。最经常的是比赛凫水速度，不用裁判，几个人从岸上一

齐跳进水里往对面游，往返一来回，不分游姿，看谁游得快。

再热的天，在水里时间长了，也会感到冷，嘴唇冻得乌紫。于

是便上岸晒晒太阳，然后再跳进水里嬉闹，估摸着预备铃快

响了，才慌里慌张穿上衣服往学校飞奔。虽说天天洗澡，可经

不住烈日的暴晒，皮肤都是黝黑黝黑的。有一次，我口说再洗

最后一回，然后从岸上往水里跳时，左脚刚好落到浅水处一

个小石尖上，痛得我哎哟一声赶紧往回游。上岸一看，脚腰被

锋利的石尖割了一个大口子，鲜血直流。晚上回家也不敢告

诉大人，强忍着疼痛喝罢汤，便早早上床睡觉。梦中醒来，见

母亲一手端着煤油灯，一手给我脚上的伤口上消炎粉，我愧

疚地流下了眼泪。从那后，那个夏天我没再去水塘里洗过澡。

可坐在岸边眼巴巴地看着小伙伴们洗澡那嫉羡又无奈的心

情至今仍然记忆犹新。

夏天能去水塘洗澡，到了冬天就无处洗澡了，一个冬天不

洗澡是家常便饭。时间长了，胳膊肘、膝盖等处的积灰便清晰可

见，真是“经年不沐浴，尘垢满肌肤”。有阳光的午后，母亲会烧

锅热水，把我拉到山墙头背风的地方，给我擦澡。搓重了怕疼，

脖子、腋窝处又怕痒，还有点害羞，身子就像麻糖一样来回扭

动。不经意间母亲一个巴掌就下来了，自然就老实了许多。由于

身上太脏，天又冷，往往身子还没擦过来，水就凉了，冻得我浑

身直打哆嗦。由于长时间不洗澡，加上没有换洗衣服，身上生了

好多虱子。上初三那年冬天，实在忍受不了了，一个周六的下

午，几个同学一商量，骑车跑到几十里地的下汤，每人花五分

钱，洗了一次温泉澡。说是洗澡，其实也就是在一个已经洗了一

天的脏水池里泡泡，用手在身上胡乱搓两下而已，没有毛巾香

皂，没有洗头膏。就是有也买不起啊！在那个几乎无澡可洗的年

代，能够洗一次不干不净的温泉澡，已经很奢侈了。

真正去浴池洗澡还是在那年的寒假，小姨带我去县城赶年

集，顺便去国营浴池洗澡。那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去浴池洗澡，心

里既紧张又兴奋。那时的浴池都是因陋就简，条件很差。进去是

一排通铺，上面铺一层薄褥子，人们坐在上面脱穿衣服。掀起铺

盖，下面隔成一个个小箱子，用来放衣服。买票时领了一把锁一

条毛巾，天生笨拙的我竟不知道怎样才能把箱子锁上，偷偷看

了别人半天才恍然大悟。澡堂里弥漫着浓厚的脚臭汗气还有水

臭的混合味道，几乎让人呕吐。偌大的水池，缭绕的水气，湿滑

的地面，赤裸的身躯，嘈杂的吵闹，让我心生恐惧，坐在水池边，

试探着把腿伸到池子里，身子却不敢下去，只能用手往身上撩

着水洗。

进城上师范的时候，洗澡才开始“正规化”。天热的时候，可

以在宿舍楼的卫生间里用凉水冲澡。天冷了，就去浴池。开始的

时候学校还发过几次澡票，后来就自己买票洗。只不过，那时候

心疼钱，几毛钱一张票也总是觉得买不起，于是就给自己定了

个“两周一洗”的标准，中间也就是在宿舍里用洗衣粉洗洗头而

已，比起汉律“吏五日得一休浴”实在是感到汗颜。而且去浴池

洗澡也从未买过洗刷用品。那时候浴池大都卖有小包装的洗头

膏之类，洗澡时，往往趁人不注意，从地上捡起别人用过的空袋

子，仔细认真地挤了又挤，总能挤出点东西来。就这样，洗一次

澡，往往要挤几个空袋子，才能把头发洗干净。搓澡时就把毛巾

裹在手上当搓澡巾，背部自己够不着，几个人就相互帮帮忙，谁

也不会嫌弃。

斗转星移，时代变迁，今日之洗澡与过去早已不可同日而

语。上世纪九十年代，热水器开始在中国家庭普及，太阳能热水

器、电热水器、燃气壁挂炉、浴霸暖风机，在家洗澡越来越便捷

舒适。一年四季，足不出户，即可在家尽享洗浴之悦。大热天，一

天冲洗二三次也不在话下；即便是寒冬腊月，也可以随时在家

里舒舒坦坦地洗个热水澡。与此同时，巨多的豪华大浴场也雨

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泡、淋、蒸、晾，搓、按、揉、捏，沐浴与餐饮、

健身、娱乐混搭成一体，让人们尽情地放松心情、享受快乐。为

了安全，下河洗澡游泳早就成为禁令，让现在的孩子们望而却

步。而每当我站在淋浴下，惬意地享受着沐浴之乐时，儿时洗澡

的一幕幕总会浮现在眼前，久久挥之不去。

皮 司 令 智 取 飞 机 场

升 仙 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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